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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机

构之一，英国皇家学会近300年来

唯一长久存在的女性，便是一具保

存在学会解剖储藏室中的女性骨

骼。一直以来，科学界就倾向于把

女性视为“智力低于男性”的群体，

这种偏见与歧视，使历史上女性曾

长期被科学界“拒之门外”。

直到现在仍有科学家声称，

由于两性大脑结构不同，女性在

数学等需要系统理解运作机制

的学科中，表现通常要比男性

差。随着现代心理学与生物学

研究的深入，这种荒谬的论调正

在被瓦解。

英国神经学家埃莉诺·马圭

尔发现，以完美导航能力闻名的

伦敦出租车司机，为了精准记忆

2.5万条街道和数千个地标，其大

脑中用于记忆的海马体大小，发

生了显著变化。这个发现帮我们

确证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

有的想法——人类大脑并非从童

年开始一成不变，实际上大脑终

生都带有可塑性。

如果高强度的体验和学习

会塑造一个人的大脑，那么“作为

一个女人生活”的经历也能改变

人的大脑吗？英国认知神经科学

家吉娜·里彭发现，当神经科学领

域的人谈论性别差异时，居然普

遍忽视“大脑的可塑性”。而且，

影响女性大脑的不仅是学习或创

伤经历，社会的态度和期待有着

更微妙、持久的影响。

经过持续数十年的对女孩

和男孩的心理测试证实，许多所

谓“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后天的社会文化机制塑造的，而

不是先天的生物机制。例如，当

父母知道玩建筑类游戏能提升儿

童的空间技能，便会选择给男孩

买积木玩具而不是洋娃娃，最终

由后天塑造的“男性空间认知能

力更强”的刻板印象，被曲解为先

天性的绝对定论。

以此类推，将人暴露在消极

刻板印象之下会损害他们的表

现。美国心理学家尼尔·米勒援

引的一项颇具争议的研究中发

现，如果参加测试的女性被反复

提醒“数学能力差”的刻板印象，

那么她们真的会在数学测试中

表现糟糕。

“你随便拿出两个大脑，它们

都会不一样。”以色列神经科学家

达芙娜·乔尔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上发表的研究中指出，每一

个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些被

刻板认为是男性或女性独有的

“兴趣点”，并不专属于某一性别，

原因很简单——每个人的人生经

历不同。忽略大脑的可塑性与复

杂性，使得许多形而上的大脑性

别差异研究充满了错误。

让我们回归源头，令人惊讶

的是所有胎儿在生理上最初都是

从女性开始发育的。英国纽卡斯

尔医院内分泌医学顾问理查德·昆

顿研究表示，大约受精卵发育到第

七周时，睾丸产生的睾酮开始将胎

儿从生理上转变为“男孩”，而另一

种荷尔蒙会阻止其长出子宫等其

他女性生殖器官。也就是说，我们

都曾平等的是一个女孩。

如今让更多女性参与科学，

正在用前所未有的力量揭示着人

类生命的本质。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科学研究不总能告诉我们真

相，但当有人开始对以往从未被

质疑的问题发问，挑战所谓的“前

提”，科学界曾加之于女性的层层

“枷锁”，正在被解开。

（作者系英国科学记者、科普

作家。本文摘编自《逊色：科学

对女性做错了什么》。）

《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

什么》，［英］安吉拉·萨伊尼著，李

贯峰译，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是 HPV，中文名叫“人乳

头瘤病毒”，是近几年来女性健

康领域一个“大腕级”的人物。

我非常自豪的一点是，因为

发现我（HPV）与宫颈癌之间存

在明确因果关系，一名叫哈拉尔

德·豪森的德国老伯获得了200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

是我要声明，虽然我的家族成员

很多，有100多个，但实际上给宫

颈造成麻烦的，多半是HPV16和

HPV18 两个而已，其中 HPV16

最甚。

至于我是如何缠上您的，很

多 时 候 是“ 天 知 地 知 您 知 我

知”。我通常是通过性行为传

播，但接触不干净的卫生洁具和

用品后，也可能沾染上我。不过

不是一沾上我就会得宫颈癌！

只有长期地、持续地、高负荷地

与我亲密接触，才会引起宫颈癌

前病变和宫颈癌。

据说，40%的女性一生中都

与我有过接触，但我通常作为访

客出现，停留七八个月后便会自

动离开。除非您的状态不好（免

疫能力下降）、环境适宜（多个性

伴、不洁性生活），我才会定居。

至于如何对我进行调查，有

几条途径：一是宫颈薄层液基细

胞学（TCT）报告单上会提示；二

是 HPV 分型，如报告 HPV16、

HPV18阳性等；三是杂交捕获的

人乳头瘤病毒检查（HC2），除了

报阳性之外，还报具体数值（半

定量，和 HPV 的量有一定相关

性，但不绝对平行）。目前认为，

HPV分型是最好的检测方法。

如果妇科医生发现我缠上

了您，您当然会紧张和不快。但

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

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因为，当

我暴露后，我家族的后续破坏工

作多半就做不成了。

如果准备怀孕的女性沾染

上我，我建议您还是先把我的

“大部队”打发走了之后（HPV值

明显降低）再怀孕。潜伏下来的

少量人员一般不会影响妊娠

结局。

即使我已经给您带来了伤害

（如各种类型的宫颈癌前病变），

您仍然是可以搞定我的。狂轰滥

炸式的攻击（各种针对宫颈病变

的物理治疗和锥切）能消灭我的

大部分队伍，即所谓“治病即治

毒”，留下的残兵一般很难组织有

效进攻。而且，您自身的免疫能

力有可能最终将我请出。

基本可以负责任地说，目前

还没有口服药物能对付我。在

宫颈局部使用干扰素可能有一

定效果。西方国家已经开发了

新式武器，即治疗性HPV疫苗，

据他们官方发布的消息，效果还

是不错的。同时，我国也有可接

种的预防性HPV疫苗（主要针对

HPV16和HPV18）。

总之，我并非可怕至极，但

您的确需要关注我，否则，真的

会闹出点儿动静的！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

科学系副主任、妇科肿瘤中心主

任医师。本文摘编自《话说生命

之宫》。）

人乳头瘤病毒（HPV）的“真情告白”
□ 谭先杰

《话说生命之宫》，谭先杰

著，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本报精选两本女性主题科普图书，愿这份科普

力量能让更多人读懂真实的女性世界，为女性的能力正名，为女性的健康护航。

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
□ 安吉拉·萨伊尼


